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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及其化解 

——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 

李胜蓝 a，江立华 a,b 

(华中师范大学 a.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b.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基于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走向个体化，父辈式

“标准化”的人生轨迹不复存在，呈现出方向迷失的职业目标困惑、工种分化的职业选择困惑、频繁跳槽的职业

忠诚困惑。其职业困惑的深层原因在于“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盛行，脱嵌于传统家庭引发强烈的个人诉求，

个体化进程中的安全感与稳定感缺乏。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既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个体调适，也需要

宏观层面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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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onfusion and melting strateg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 theory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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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some provinces like Sichuan, Hubei, Jiangxi, we found that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moving towards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tandardized life track 

of the elder generations passed out of existenc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howed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confusions such as the lost of career goals, career choice caused by occupation divis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loyalty 

caused by job-hopping. The deep cause of career confusion lies in the prevalence of the value concept of "living for 

themselve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trong personal demands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the lack of sense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individual at the micro 

level and obtain the social support at the macro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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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二元背景下，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
体在寻求职业的过程中逐渐壮大。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这一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接近 1
亿，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58.4%，成为农民工
的主体[1]。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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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在选择职业时有着很强的能动性，其自我的

发展和对自我定义下个体利益和权利的追求成为

他们关注的核心[2-3]。学术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职业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角度出发，分析该群

体的就业满意度、就业观、就业能力、职业焦虑等

问题。汪昕宇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

普遍偏低的原因在于晋升机会和涨薪机会的不足[4]。

段慧丹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焦虑主要是该群体

的特殊性、企业未能尽职尽责与二元社会结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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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5]。邢美华等基于湖北 6 县
的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主要受工作机

会、所属服务行业性质、行业技术水平、资金扶持

的影响，而其就业能力则受文化素质、专业技能、

工作耐受力、政策认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

响[6]。 

二是从外部社会环境及结构维度出发，对新生

代农民工就业困境、就业质量、职业流动、就业稳

定性等问题进行分析。范千千认为，权益保障的缺

失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他们中的

大多数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保护措施不完

善，参加社保的比例也很低[7]。杨冬民等认为，在

就业过程中他们面临着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较

差、就业途径较窄、收入水平较低等困境，自身发

展状况、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是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8]。包丽颖等认为，新生代农

民工面临的最主要的职业困境有社会性排斥、社会

保障和培训体系不够健全，要加快推进户籍改革、

完善社会保障、创新就业服务和培训模式，以减轻

他们的职业压力[9]。陈昭玖等认为，由于用工环境

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稳定性上与其父辈相

比明显下降[10]。 

可以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问题的相关研

究中，当前学界大多基于数据分析做出直观展示，

仅对现象进行梳理和说明，缺乏相关理论的指导。

笔者认为，在探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及分析

其形成的原因及机制时，务必在社会转型这一大背

景下展开。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

成长环境、职业环境及社会环境已发生较大转变，

在职业问题上，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职业上的“趋

同”，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更多个体差异，“个性”

得到最大程度的凸显。由于传统“参照标准”失去

效力，脱嵌于传统的他们不得不在风险社会中单打

独斗，在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未知”中去寻找答案。

个体化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转型和深刻变革中

的“个人之崛起”。为此，笔者拟从个体化理论视

角出发，聚焦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微观职业生活，发

掘该群体当前面临哪些职业困惑，并对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本研究采取对新生代农民工个案进行深度访

谈的调研方法，在问卷和访谈提纲的基础上，选取

四川、湖北、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河北等农

民工输出大省展开田野调研，对 80个 80、90后新
生代农民工个案进行了访谈。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

农民工的当前工作状况、辞工动因及其过程、认知

与目标、个体化和代际分化、生活消费娱乐等方面。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困惑 

调查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自己的人

生选择上想要把握主动性，为自己负责，所谓父辈

式“标准化”的人生轨迹不复存在。他们在获得权

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和牺牲，因而存在一系列的

职业困惑：缺乏清晰的方向和目标；在职业工种选

择上犹豫不决；短工化现象明显，存在职业忠诚度

方面的困惑。这些职业困惑给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自

身带来极大困扰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具

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1．方向迷失的职业目标困惑 
目标不清晰、对未来发展道路缺乏清晰的规划

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困惑之一。当问及“外

出打工有没有如挣钱、定居城市、学技术等明确的

目标？”“你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什么职

业？多少收入？想达到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等问

题时，他们的回答是： 
“没有想过……经济状况至少是能够养家糊

口，让父母生活条件过得好一点，自己生活轻松一

点，做了那么久也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

(20160125HB-LH) 

“目前还没想过，等赚了一点钱再考虑到底做

哪方面比较适合一点。”(20160212JS-JKWJ) 

“我理想的工作肯定是自己开个店子，自己当

个小老板。”“打算做什么生意？那不晓得。边走边

看吧。”(20160128HB-LC) 

严格意义上来讲，传统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大抵

遵循着“打工—积累技术及资本—创业”的标准化
发展模式。他们跟随同乡或亲戚的步伐来到城市，

不用对工种及行业有过多的考量。在自己的行业里

面努力工作，如何积攒更多技术、金钱和人脉资本

是他们思索较多的问题。较之于老一代农民工，新

生代农民工个体意识的觉醒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

种觉醒也是不充分的，他们只知极力摆脱父辈的职



 
 

第 18 卷第 5 期               李胜蓝等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及其化解                      55 

 

业“命定”模式，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数来，

但囿于各种限制，对自身并没有明确定位，缺乏清

晰的职业目标和规划，对未来充满迷茫和困惑。 
2．工种分化的职业选择困惑 
相较于老一辈子承父业或亲戚、朋友式的“熟

人”交换信息的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职业信息

的方式和渠道变得多样。 
“平常会登录一些发布职业招聘信息的网站

呀，然后把自己的简历发过去，如果对方给了面试

邀请，就过去面试。”(20160203SC-XQY) 

手机和电脑的普遍使用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交

换，通过互联网求职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的一个

重要渠道。求职的方式变得多样，职业选择的种类

也明显增多，摆脱了老一辈的单一性。但职业选择

空间的拓展，也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更多的烦恼： 
“我现在就是不晓得自己要干啥，之前到一个

火锅店当服务员，但是一天起早贪黑的，一个月还

只有两三千的工资……想出来(从火锅店辞职)，可

是你说我又能去做个啥，有时候也想自己去做个小

生意啥的，可是万一赔了呢？本来家里就莫得(没

有)啥子钱。我现在就想入个啥子行，然后一直干

下 去 ， 可 是 关 键 在 于 入 哪 行 嘛 … … ”

(20160212SC-LWH)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老一代务工者基本为夫妻

结伴而行，绝大多数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这种“标

配式”的打工模式在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内成为不假

思索的命定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还有部分依

旧在建筑行业或工厂，但从事类似的高强度体力劳

动的个案几乎为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吃老一

辈的苦，普遍活跃在快递、美容美发美甲、销售、

个体户、汽车维修以及需要更多脑力劳动和技术含

量的平面设计等相关行业。获取招聘信息渠道的增

多、职业的种类变得多样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

就业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他们在面临行业

选择时却不知如何下手、犹疑不决，充满着各种不

确定。“他们并不知道要什么，能做什么以及不能

做什么。”[11] 
3．频繁跳槽的职业忠诚困惑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还表现为短工化严重，

频繁换工和跳槽现象十分普遍。一项有关新生代农

民工的调查显示，有 57.1%的新生代农民工两年内

至少更换过一次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 20%在
城市稳定就业，近 80%处于不稳定状态[12]。笔者调

研也发现，外出务工超过三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

有过换工的经历。 
“我感觉到我融入了那里的时候我就走掉

了……各方面很熟悉的时候我就走掉了。”

(20160212JX-HXN)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手上的工作做

久了觉得烦了，正好我哥们儿介绍说有个好工作，

我就去了，反正不做就不做了呗，也没多大事儿，

人家也不会管你。”(20160206SC-HFC) 

辞职、甚至是不经领导同意直接离职的现象在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显得十分普遍。虽然部分受访

者在辞工之前已找到“下家”，但更多受访者却是

任性辞职，对于下一份工作没有任何计划。老一代

农民工并不赞同频繁更换工作的做法，在他们看

来，稳定和勤勤恳恳做传统行业的工作才是最重要

的。面对来自家庭成员的“不同声音”，新生代农

民工依旧遵循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对这些意见或置

之不理或隐瞒自己的工作状态。 
“(我做)这行的话我爸不愿意。目前我都不给

他说，因为他怕我们老是换来换去有什么不好，不

正规之类的……一般都是跟父母说还在原来的厂

里面。”(20160215JS-JKWJ) 

“我都是换(工作)了再说。还是害怕家里人

说，他不同意，显得(我)不听话。”(20160213HB-ZK) 

这些任性的辞工和换工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

群体自身、企业及社会都带来负面影响。第一，职

业的任意变动，频繁地更换工作，造成了他们工作

和生活的极不稳定，无法促成其劳动技术的养成，

职业技能的系统性受到干扰，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缺

乏连续性，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向上流动的预期。

其次，寻求下一份工作，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和时

间成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当问到“换工期间

的经济来源”时，他们的回答是“用之前工作的积

蓄”、“跟父母一起吃住”。第三，走出农村家乡的

他们势必要争取融入城市，但频繁更换工作使他们

无法建立熟悉的社会圈子，没有较深的人际关系，

缺乏归属感，脱嵌于乡村社会的同时也无法真正意

义上地再嵌入城市社会。同时，对于企业来说，频

繁的人员异动会诱发“用工荒”，导致用工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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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深层诱因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明显

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那么，造就这些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

者认为，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走向个体化的

他们个性得以彰显，意欲自主选择和决定，而自身

准备和能力的不足以及脱离传统、裸露于风险之中

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深层诱因。 
1．“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盛行     
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化使得“个体成为自身生

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3]。与传统

脱离得更加彻底的新生代群体，现代性的痕迹充斥

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化的典型特征在他们

身上得以体现。他们可以选择“随自己意愿而过的

人生”，更加注重舒适的个人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

现，“为自己而活”的诉求强烈： 
“(选择工作)主要从自由、挣钱多、工作轻松

这些方面考虑。但是父辈们普遍都是脚踏实地，能

够挣钱养家糊口就行。”(20160125HB- LH) 

“觉得不自由，上班还要打卡，上班不自由，

上厕所还要定时，必须要那个点才能去上，还不准

玩手机什么的。”(20160213SD-WYL) 

“他们的追求就是工资高，自己的追求就是自

由。”(20160212JX-PJ) 

老一代农民工经常会将高工资视为好工作的

唯一标准，并愿意为此付出体力及牺牲掉其他个体

需要。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明显不同的是，追求新

鲜刺激、更短和更自由的工作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

择业时的重要考量标准。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

足，他们就会考虑再换一份工作。此外，追求职业

上的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也成为他们辞掉当前工

作的原因，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

满意当前岗位的原因在于该岗位不能提供可供自

己学习的技能和机会，因而辞工成为必要。 
“学到了技术、慢慢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了，你

肯定会追求更高的发展嘛。”(20160212JX-PB) 

事实上，频繁的“选择—更换—下一个选择”

循环的背后映射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定位的

不明晰和不准确，他们以为在这个开放的、充满选

择与机遇的新时代，想要找一份他们认可的“满意”

的工作并非难事。他们打着“为自己而活”、“追寻

自由”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对自己

能力的误判和对正确劳动观念的视而不见。虽然在

表面上成为自身命运和生涯决定者的他们，实质上

却迷失在充满选择与诱惑的个体化社会之中，导致

对未来发展丧失规划、茫然不知所措，不加考虑地

频繁跳槽。 
2．脱嵌于传统家庭引发强烈的个人诉求 
老一代农民工始终与家庭紧密相连，他们牺牲

掉自己的需要追求职业带来的物质利益上的最大

化，主要是为了让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有物质保障。

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依旧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却已

从传统和原有制度中抽离出来，脱嵌于传统家庭的

他们已不再仅仅依附于传统的家庭之轴，一味遵从

家庭成员的想法，而是能够能动地以市场为中介选

择生存手段，以自己的需要为基础选择职业生涯，

父辈式的“标准化的人生”被“选择性人生”或“自

主性人生”[3]所替代。 
在访谈中问及“父母是否会影响做决定”、“换

工作更看重家庭还是自己的需要”时，他们大都表

示虽然还是会考虑家庭成员的看法，但更多地却是

关注自身的需求。 
“或多或少也会听？但是在最终的决定中占

的份额没多少。主要以自身的事业为重……更多是

以自己为主。”(20160125HB-LH) 

“感觉自己蛮独立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决

定。怎么说呢？爸妈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他们不太

理解。”(20160206HB-WXM) 

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农村家庭

对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职业获得物质利益以改善家

庭经济状况的紧迫性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是为了

能够实现自立和追求更好的发展。在问到“是否给

家人寄钱”、“承担多大的家庭责任”时： 
“他们不会期待你要挣多少钱，只要你开心一

点、工作环境还好、未来发展好一点，这样就可以

了。”(20160212HB-PB) 

从原有地域、宗族、社会关系中脱嵌的新生代

农民工在行为逻辑、价值诉求等方面更多地呈现出

满足自我需要的个体化特征，个体诉求摆在了突出

的位置。然而要脱离传统的既定安排，实现自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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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追求更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身有实力妥帖安

排好自己的职业和人生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仅依

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这一切却显得较有难度。是继续

坚守，还是选择退守，子承父业，走父辈的老路？

他们陷入职业困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个体化进程中的安全感与稳定感缺乏 
一般而言，在个体化进程中，脱嵌于传统家庭

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更加紧密。然而，新生代

农民工不但无法依赖于社会，反而在个体化引发的

系统风险中面临无枝可依的境地，他们企图通过职

业手段追求自我实现之路显得十分艰难，生活的不

安全感和不稳定感在逐步加深。 
其一，因参考标准的缺失和“知识的不确定”

导致未来的不确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前所未

有，父辈和传统已变得不具有参考价值，所谓的新

的知识和科学又充满着变动和不确定性。新生代农

民工同时失去传统和现代制度的庇护，在价值观变

得多元而难以区分正误的个体化社会的今天，“无

法预期的后果”加深了其职业选择及发展上的困

惑，在难以对未来有较清晰规划的前提下，伴随着

极大的不确定，便匆匆奔赴下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其二，在城市社会中获得认同的失败。离开乡

村来到陌生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自身努

力融入其中，于是在衣食住行的各方面花心思使得

自己能像个“城市人”。正如余晓敏研究认为，身

处被城市排斥的新生代打工群体，试图以对城市市

民消费习惯的模仿来减少自己所受的歧视和排挤，

追求新的身份认同[13]。然而，职业作为个人不断取

得收入而连续从事的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特殊活

动,决定了从事它的个体的社会地位[14]。要从根本上

融入城市，首先必须在城市中谋得一份稳定体面的

工作，以获得安身立命的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在城

市生活世界中追求身份认同，希望获得城市社会的

认可，不可避免又回归到职业问题上来。而新生代

农民工从事职业的不入流，宣示了其城市认同的失

败命运。 

其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个体化进程，中国的

个体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十分完备的福利制度及

社会保障制度，个体在社会中会遭遇很大的风险。

一方面是劳动合同、工伤保险等保障制度的不完

善，另一方面是即使有了制度作保障，法律意识淡

薄的他们大多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用

工单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导致的随意扣薪、拖欠农

民工工资、任意裁员等而引发的农民工抗争行为并

非个别现象。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

工群体在更多时候被排除在制度的庇护之外，裸露

在风险之中，成为不被保护的群体。 
这种看似“自由”选择的背后，更多的是对自

身和社会风险认知不清的前提下做出的“被动自由

选择”的无奈之举。这种无制度依存的困境与个体

生活的境遇，导致了其在个体化变局下面临着重重

“风险”[15]。与其职业问题相对应，从事何种行业、

怎样得到晋升、达到何种目标？他们面对这些问题

时或徘徊犹疑、或被迫匆匆做出选择，在个体的焦

虑和不安中，在社会的催促下，频繁跳槽或许是他

们试图挣脱烦恼，期待迎来新景象的一种解压方

式，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消极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

其生活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 

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化解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系列职业困惑与他们身处

的个体化社会有直接关系。由传统社会转型到个体

化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新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这个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受

了现代性的渲染，与传统家庭脱嵌，主动或被动地

实现个体化的华丽转身。探讨与个体化不无关系的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困惑和出路，须紧紧扣住个体

化时代背景，从微观的个体化了的个体以及宏观的

社会两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1．微观层面的个体调适 
“为自己而活”是个体化的明显标志之一， 

“选择的人生”，意味着个体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失败也是自己的。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工作上的高薪

资、更多自由和时间，但是却在有意无意中忽视了

自身能力是否与这样的职业相匹配的事实。“为自

己而活”更多地体现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不计后果的任性辞职，短工化成为其不敢直面内心

恐惧而逃避现实的一种压力释放手段和方式，体现

为对传统的抛弃、对规则的蔑视以及对责任和义务

的逃避。因而，要应对职业困惑，他们自身必须要

做出努力。一是要学习各种专业技能，提升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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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为追求理想职业做好准备。

技术含量越高的职业其能够为社会提供的价值更

高，同时可替代性也越低。只有不断学习专业知识，

掌握专业技能，才能在就业环境日趋严峻的今天使

自己能够获得一个较为安全的位置，收获一份长期

稳定的职业，降低不安全感。 
二是要端正职业态度，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

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

手段，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劳动为社会做

出贡献是个体应尽的义务。频繁的选择和跳槽考验

着个体在职业上的忠诚度，也客观上加速了社会的

流动，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个体在追求自由

的同时必须要肩负责任，尽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

不断在职业中挖掘自身潜力，而不是频繁更换工作

尽一个职业人应有的本分。 
2．宏观层面的社会支持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力量虽然逐渐得以凸

显，然而与社会相比，个体的渺小毋庸置疑。个体

表面上虽然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却依旧囿于强大

的集体和社会的力量而不能掌控生活的全部。因

而，在宏观层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正确择业、稳定

就业和获得长足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和制度支持

同样必要。 
其一，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乡村脱嵌，要

想办法让他们嵌入其工作生活的城市环境中，引导

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建立起正确的认知，

减少对该群体的排斥，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

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二，呼吁企业肩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树立

服务意识，在用人、裁员等方面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歧视，以保障新生代农

民工能在一个相对安全和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就业。 
最后，要有针对性地建立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体系。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层次还较低，因此在

政府层面，强制实行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劳动合同

法，监督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以减轻企业裁员的任意

性。同时，开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上的

培训和职业规划上的引导，使他们的专业技能能适

应用工单位的需要，增加他们的求职成功率；增强

他们对个人和社会的认知能力，使其逐渐形成对于

自身发展的远景设计和规划，减轻其在职业目标和

选择上的困惑，减少短工化行为，促成其稳定就业，

维护其长远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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